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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终身学习理念与政策的变迁

（一）概念整理

在日本终身教育相关研究与政策中，“社会教育”“终身教

育”“终身学习”三个说法较为常见，“生涯学习”这一概念正式

起用于1988年。1988年文部省将“社会教育局”改为“生涯学习

局”（现“生涯学习政策局”）。1990年，日本颁布首部关于生涯

学习的法律《关于完善推进生涯学习振兴政策体制的法律》（简称

《生涯学习振兴法》），“生涯学习”首次以法律形式出现。此后，

日本各地教育委员会相继将组织名称中的“社会教育”改为“生

涯学习”。

“生涯教育”这一说法于1965年在国际教科文组织的“成

人教育推进委员会”会议中被提出，此后引入日本。生涯教育，

即贯穿人的一生的教育这一理念与当时日本的“为国民提供终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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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社会上受教育”的社会教育理念较为接近，所以与引入之前相

比，日本政府未发布新政策 [1]。

在198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答申《关于生涯教育》中，“生

涯教育”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标题中。文件中对“生涯教育”与

“生涯学习”做了定义。“生涯教育”即“为了实现终身学习，培

养国民主动学习的意识与能力，综合考虑社会各教育相关部门、

机构的关联性，将其进行整合，完善的理念。”而“生涯学习”

是“国民为了实现自我充实、自我认知的提高以及生活水平的改

善，根据需要自发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段、方法终身学习的行

为”[2]。可见，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，前者是支援国民学习行为的

国家、地方、社会的行为，而后者是国民的学习活动。前者倾向

于理念，后者倾向于活动。

1985年提出建设“生涯学习社会”的任务。2006年日本全

面修订《教育基本法》，其中关于“生涯学习”做了如下说明：

引言

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，其中提到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。乡村振兴战略中也强调了文化振兴，可见文化建设在

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。当前，对我国来说，“建设学习型社会”与“乡村文化建设”是两个重要的任务。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存

在，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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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要构建一个让所有国民在其一生中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学

习，并将其学习成果适当地应用的社会，以此让每一个国民都能

够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，度过充实的一生。”[1]

（二）生涯学习政策发展与动向

日本生涯学习政策可以追溯到战后初期。1945年9月，文部

省发表《建设新日本的教育方针》，其中提出了关于社会教育的

方针以及战后教育改革的意见。彼时社会教育的目的在于民主主

义的普及。1946年美国教育使团赴日，针对日本教育提出报告

书，关于成人教育做出了具体指示。1946年8月设置了教育刷新

委员会。提出社会教育立法的紧迫性。1949年，日本颁布了《社

会教育法》，提出了社会教育的目的、国家与地方行政机构的作

用，社会教育制度等。还针对教育团体、公民馆、学校的开放、

函授教育等做出了相关规定。同时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环，提出制

定图书馆、博物馆相关法规。

如前所述，生涯教育理念被引入日本后，日本认为生涯教育

的理念与日本的社会教育理念相同，所以“社会教育科”顺理成

章成为生涯教育的负责部门。1971年4月，文部省社会教育审议

会提出答申，指出“为了应对一生中多种多样的教育难题，仅依

靠学校教育远远不够。在应对随时变化的教育需求以及个人需求

中，社会教育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。”在此答申中，首次

提及“生涯教育”的理念。

1960年代后期生涯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低潮时期。主要原因为

民间文化中心的兴起、其他行政机构的文化推广活动（如准妈妈

教室等）、社区学校的出现等。

198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答申《关于生涯教育》中，提出了从

幼儿期至老龄期各个阶段的教育问题。1984年至1987年，中曾根

内阁针对战后教育进行了重新审视，指出了其问题以及今后的方

针，阐明要建设“能够为国民终身提供教育机会的‘终身学习社

会’，尊重个性的多样的生存方式的‘工作与学习并行’社会”，

正式提出“向生涯学习体系的转变”理念。在答申中，强调了学

历社会的危害，提出了让社会人士进入大学、高中学习等政策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从本次答申的政策中可以看到，在终身学习社会

建设中，学校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[3]。

1988年设置“生涯学习审议会”，1990年颁布《生涯学习

振兴法》。此法颁布后，各地开始设置生涯学习中心。90年代的

生涯学习的特征主要是应对国民需求，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机会

与讲座。同时与企业共同开展职业教育，特别是为再就业人员

提供技能训练机会与补助。因为泡沫经济结束，失业者的再教

育需求使得生涯学习政策与再就业政策紧密关联，如回归教育

（Recurrent Education）。

进入21世纪，日本社会教育制度开始逐渐被生涯教育所取

代。2000年，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公布《改变教育的17条提案》。

2001年，日本政府修订社会教育法，融入了家庭教育以及青少年

课外活动等内容。

同时各地生涯学习的内容逐渐转变为能够服务地方，具有地

方特色的课程，如“城市建设讲座”“地方史讲座”等。组织学习

的主体也逐渐增加，如学校与地方政府协作推出的社区学校、企

业、大学等。

同时为了应对社会的快速发展，职业教育的功能也得到重新

审视。企业为员工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让员工在职进行技能强

化训练、语言训练、计算机能力训练等。如 OJT（On-the-Job 

Training）。

2006年12月修订的《教育基本法》中，对“生涯学习”的定

义为：“国民为了实现自我充实、自我认知的提高以及生活水平

的改善，根据需要自发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段、方法终身学习的

行为”。而对社会教育的定义为：“对于国民个人、社会所要求的

社会教育，国家与地方行政机构需积极推行。国家与地方行政机

构需通过设置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公民馆以及其他社会教育设施；

通过利用学校设施，提供学习机会；通过提供学习信息等其他适

当的方法，振兴社会教育。”[4]

2018年，日本政府设置了“人生100年时代构想会议”，重

新确认了工作方式的变革、生涯学习的重要性。鉴于 IT 技术的快

速发展，提出“社会5.0”“人工智能”"IoT（物联网）”等新的

生涯学习环境的建设。同时，日本政府开始致力于线上教育的推

广以及缩小国民信息差 [5]。

今后，日本社会教育与生涯学习的主要任务，将集中在支援

家庭教育、为青少年创建良好的生存环境、完善以及运营教育设

施、增强学校与其他教育设施的协作、应对老龄人口的教育问

题、增加成人教育机会等方面。

二、地方创生政策历史与动向

（一）地方创生政策变迁

20世纪日本人口向首都经济圈集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如何

缓解东京经济圈的压力，稳定地方经济，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日

本发展的主要任务。2013年安倍第二次内阁举行了“关于地方经

济的恳谈会”，并于9月提出报告。提出了今后经济发展的四点要

求。其中第四点为“政府需要认识到农村地区老龄化严重、缺少

后续从业人员、村落难以为继、农业收入减少等情况。由于以上

原因，地方经济持续低迷，百姓购买力下降。鉴于以上情况，政

府应以实现‘看得见人的生活圈’‘步行生活圈’为发展地方经济

的基础，以‘让百姓实现安心、自立、富足的生活’为目标，开

展‘让居民有梦想、充满希望’的项目及经济模式，创造就业岗

位，实现迁入与迁出的平衡，促进地方经济的独立发展”。为此，

各行政部门需要从（1）振兴地方产业、创造岗位；（2）加大地

方人才培养力度；（3）城市建设，地方建设三个角度，灵活开展

相关政策 [6]。

2014年，设置了以总务大臣为部长的“地方活力创造本部”，

并制定了“地方活力创造计划”。为了讨论今后日本发展的问题与

对策，政府还设立了“可选择的未来”委员会。5月，该委员会的

主要负责人增田宽也在其任主席的组织“日本创生会议”做报告

指出：“如果不做改变，将有896个地方行政组织消失。”此报告

后被称为“增田报告”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。同年7月，内阁大

臣会议制定了“面向成长战略的地方再生对策”，提出两个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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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。即（1）在超老龄化、人口减少社会背景下建设可持续发展

的大城市、地方城市；（2）发展地方产业，持续创造新岗位。同

时，2014年6月内阁大臣会议上决议的《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的

基本方针2014》中提出了5点未来发展方向，其中包括“制定有

特色的地方发展战略，推进地方集约与再生。”同年7月，安倍内

阁公布设立“城市·人口·工作创生本部”，同年9月公布了《城

市·人口·工作创生法案》（简称“地方创生法”）。当年12月，

安倍第三次内阁提出了《城市·人口·工作创生长期设想》。

2015年，日本政府通过了《地方再生法修正案》《经济财政

运营的基本方针2015》《日本再兴战略2015修订》《城市·人

口·工作基本方针2015案》等法案与内阁决议。2016年起地方创

生工作开始走上轨道 [6]。

2019年，制定了《城市·人口·工作创生长期设想（2019年

修订版）》以及第二期《城市·人口·工作综合战略》。次年又

制定了第二期《城市·人口·工作综合战略》（2020修订版）。

2021年11月，日本开始提出“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”。2022年

6月正式确定了其基本方针，同年12月提出了《数字田园都市国

家构想综合战略》，2023年12月公布《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综

合战略》（2024年修订版）。目前，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为日本

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 [7]。

（二）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与今后地方创生动向

日本政府对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的定义为：“通过数字技

术解决地方难题，让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，拥

有充实的生活。”构想以解决地方人口减少、老龄化、产业空缺

等问题为目标，旨在借助数字力量，发挥地方特色解决社会问

题，增强地方魅力，实现“充实的生活”（Well-Being）与“可

持续发展的环境、社会、经济”（Sustainability），最终实现“给

乡村以便捷，予城市以充实”，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便捷舒适地生

活的社会愿景。

数字厅针对衡量 Well-Being，即幸福指数，又制定了“生活

环境”“地区人际关系”“实现自我的生活方式”三个主观与客观

因子群。将指标进行了可视化 [8]。

三、终身学习赋能地方创生

终身学习与地方创生作为日本政府推进的两大政策，虽侧重

点不同，但在教育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2015年3月，在“教育再生实行会议”上，提出了《关于建

设学习型社会、全员参加型社会、实现地方创生的教育形态》，

将学习型社会与地方创生并论，提出了三个目标。即（1）建设一

个国民走出学校以后，也可以继续学习，为了梦想和志向而挑战

的社会；（2）建设一个各种各样的人才共建的“全员参加型社

会”；（3）教育赋能“地方创生”。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教育对“地

方创生”的重要性 [9]。

首先，作为终身学习的主要环节之一，关于“解决地方难

题”的学习活动是生涯学习中心以及大学参与社会教育的主要活

动。2014年发布的《地方创生法》所提及的建设地方特色城市、

培养多样人才、创造多样的就业岗位等需求，很大程度上通过生

涯学习所提供的学习与教育机会达成。

其次，大学作为开展终身学习政策的主体之一，不仅提供

设施、人才，还提供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等赋能地方

创生。

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历史性地解决了贫困问

题。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转变对乡村振兴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

求。通过日本的经验可知，地方创生工作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密

不可分。与生涯学习政策等教育相关政策相结合对我国乡村文化

建设工作的开展将大有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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